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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俗
語
有
云
﹁
不
怕
直
中
直
，
須
防
仁
不

仁
﹂。﹁

兩
頭
蛇
﹂
解
珍
、
﹁
雙
尾
蝎
﹂
解
寶
兄
弟

二
人
，
被
毛
太
公
兒
子
毛
仲
義
誘
入
莊
，
還
未

有
坐
下
，
廊
下
湧
出
二
三
十
個
莊
客
，
連
同
隨
毛
仲

義
來
莊
的
公
差
，
一
湧
而
上
，
綁
了
解
珍
、
解
寶
兄

弟
。毛

仲
義
登
時
換
了
另
一
副
面
孔
，
說
是
毛
家
莊
自

己
昨
夜
射
得
一
隻
老
虎
，
解
氏
兄
弟
卻
上
門
撒
賴
，

乘
機
搶
奪
家
財
，
打
碎
家
中
甚
物
，
該
當
何
罪
？
正

好
捉
到
官
府
去
治
罪
。

衙
門
有
個
六
案
孔
目
，
姓
王
，
名
正
，
乃
毛
太
公

女
婿
，
與
知
府
沆
瀣
一
氣
，
早
已
有
毛
仲
義
暗
通
聲

氣
，
公
堂
上
不
由
分
說
，
把
解
珍
、
解
寶
綑
翻
便

打
，
定
要
二
人
招
認
﹁
混
賴
大
蟲
，
各
執
鋼
叉
，
因

而
搶
擄
財
物
。
﹂

解
氏
兄
弟
抵
受
不
了
拷
打
，
只
好
依
他
招
了
，
知

府
乃
命
用
兩
面
二
十
五
斤
的
重
枷
來
枷
了
，
釘
入
大

牢
。然

而
，
毛
太
公
父
子
一
不
做
二
不
休
，
找
㠥
王

正
，
㠥
他
在
獄
中
殺
掉
解
珍
、
解
寶
，
斬
草
除
根
，

免
除
後
患
，
至
於
知
府
方
面
，
則
親
自
花
錢
打
點
關

節
。由

此
可
見
，
毛
太
公
父
子
何
止
為
富
不
仁
，
侵
吞

解
氏
兄
弟
獵
得
的
老
虎
，
送
往
衙
門
領
功
、
領
賞
，

而
且
心
狠
手
辣
，
要
把
解
氏
兄
弟
置
於
死
地
方
休
，

枉
那
解
珍
、
解
寶
平
時
尊
稱
為
﹁
伯
伯
﹂，
他
亦
呼
對

方
作
﹁
賢
侄
﹂。

同
時
亦
可
見
宋
朝
官
場
腐
敗
，
上
至
太
尉
、
尚

書
，
下
至
孔
目
、
節
級
，
草
菅
人
命
，
大
有
大
貪
，

細
有
細
貪
，
無
怪
這
麼
多
人
逼
上
梁
山
。

話
說
解
珍
、
解
寶
押
至
死
囚
牢
裡
，
那
為
首
的
節

級
姓
包
，
名
吉
，
事
前
已
得
到
毛
太
公
銀
㛷
，
及
王

孔
目
吩
咐
，
要
結
果
解
氏
兄
弟
性
命
。
當
下
對
解

珍
、
解
寶
的
綽
號
揶
揄
一
番
，
便
命
小
節
級
押
入
大

牢
，
伺
機
行
事
。

小
節
級
帶
解
氏
兄
弟
到
囚
牢
，
那
小
節
級
看
看
周

圍
沒
有
人
，
悄
聲
問
道
：
﹁
你
兩
個
認
得
我
麼
？
我

是
你
哥
哥
的
妻
舅
。
﹂

解
珍
道
：
﹁
我
只
親
兄
弟
兩
個
，
別
無
那
個
哥

哥
。
﹂

那
小
節
級
又
問
：
﹁
你
兩
個
須
是
孫
提
轄
的
弟

兄
？
﹂

此
時
，
解
珍
才
說
孫
提
轄
是
自
己
的
姑
舅
哥
哥
，

﹁
我
卻
不
曾
與
你
相
會
，
足
下
莫
非
樂
和
舅
？
﹂

小
節
級
直
認
自
己
便
是
樂
和
，
人
們
見
他
唱
得

好
，
便
稱
他
為
﹁
鐵
叫
子
樂
和
﹂，
得
知
毛
太
公
買
通

節
級
包
吉
，
要
害
解
氏
兄
弟
，
自
己
有
心
相
救
，
但

孤
掌
難
鳴
，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解
珍
聞
言
，
乃
央
樂
和
寄
一
封
信
給
住
在
東
門
外

十
里
牌
一
家
酒
店
，
此
店
殺
牛
開
賭
，
自
然
會
有
人

來
相
救
。

登
州
山
一
隻
老
虎
，
引
出
解
珍
、
解
寶
兄
弟
，
從

而
又
引
出
樂
和
，
再
由
樂
和
引
出
一
個
又
一
個
英
雄

好
漢
，
︽
水
滸
傳
︾
引
人
入
勝
之
處
，
便
在
於
此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五
一
︶

筆
者
不
是
特
別
喜
愛
聽
歌
，
但
對
好
友
鄧

麗
君
之
婉
調
柔
腔
是
千
聽
不
厭
，
迄
今
二
○

一
一
年
有
將
軍
級
歌
手
宋
祖
英
、
富
貴
級
歌

手
王
菲
和
林
憶
蓮
、
庶
民
歌
后
鄭
秀
文
和
謝

安
琪
等
等
，
在
下
聽
覺
中
無
一
位
能
及
得
上
鄧
麗

君
之
成
就
水
準
，
無
一
能
有
鄧
曲
之
動
聽
。

今
年
五
月
鄧
麗
君
逝
世
十
六
周
年
祭
之
時
，
香

港
鄧
麗
君
歌
迷
會
會
長
帶
領
八
位
忠
實
歌
迷
，
自

費
飛
到
泰
國
清
邁
梅
坪
酒
店
，
一
行
人
租
住
當
年

鄧
哮
喘
猝
發
而
亡
的
一
五
○
二
客
房
，
燃
起
香
燭

冥
鏹
，
面
向
鄧
家
鄉
台
北
雲
林
縣
之
東
南
方
，
擺

出
三
牲
祭
品
，
包
括
鄧
生
前
愛
吃
之
餃
子
和
魚
翅

︵
由
原
鄧
之
管
家
廚
師
甘
美
借
酒
店
廚
房
烹
出
︶，
八

位
忠
實
歌
迷
昔
日
少
女
如
今
都
是
女
士
，
在
房
前

向
東
南
方
誦
讀
了
半
天
︽
心
經
︾
和
︽
往
生
經
︾，

祈
望
偶
像
好
友
早
登
極
樂
，
已
再
世
為
人
，
找
到

了
美
滿
幸
福
。

找
回
十
六
年
前
之
酒
店
老
經
理
，
他
憶
述
中
至

今
仍
在
悔
疚
﹁
可
惜
她
是
個
女
子
﹂，
原
來
當
年
五

月
八
日
早
上
八
時
發
現
鄧
小
姐
在
房
哮
喘
發
作
，

行
李
被
同
房
的
法
籍
男
友
搬
亂
，
她
半
窒
息
昏
迷

中
找
不
到
通
痰
定
喘
的
噴
霧
筒
，
掙
扎
到
房
門
前

扯
㠥
房
門
簾
昏
倒
，
經
理
聽
到
管
房
女
工
驚
呼
衝

上
樓
時
，
看
見
倒
地
的
鄧
小
姐
是
裸
㠥
身
體
無
衣

服
的
，
他
一
時
慌
了
手
腳
不
敢
上
前
抱
起
她
作
人

工
呼
吸
，
男
友
皮
埃
又
一
早
去
了
吃
早
餐
︵
後
來

他
說
是
去
了
買
煙
︶，
經
理
即
打
電
話
報
警
叫
救
傷

車
到
來
，
送
院
已
告
返
魂
無
術
。

今
日
忽
寫
此
文
覆
述
是
日
情
景
，
是
近
日
看
到

中
央
電
視
台
第
四
台
，
由
七
月
下
旬
起
，
每
日
下

午
四
時
有
半
小
時
之
節
目
︽
非
常
記
憶
︾，
每
日
介

紹
一
位
中
國
藝
壇
聲
名
成
就
高
超
之
藝
人
，
在
片

頭
綜
合
預
告
中
打
出
了
有
嚴
鳳
英
︵
第
一
個
演
黃

梅
調
︽
天
仙
配
︾
名
旦
︶、
梅
蘭
芳
、
常
香
玉
、
侯

寶
林
、
林
青
霞
、
鄧
麗
君
、
沈
殿
霞
、
夏
夢
等

等
，
字
幕
寫
﹁
世
界
華
人
一
起
懷
念
﹂，
這
些
值
得

我
們
永
誌
不
忘
的
一
代
星
辰
，
有
仍
然
在
生
者
，

多
數
已
逝
多
年
。
而
一
生
一
亡
林
青
霞
和
鄧
麗
君

皆
是
阿
杜
好
友
，
想
及
上
周
和
歌
迷
會
長
會
阿
張

茶
敘
，
談
及
她
們
專
赴
清
邁
祭
鄧
麗
君
之
經
過
詳

情
，
新
舊
呼
應
無
限
唏
噓
，
是
以
有
此
一
述
，
稍

舒
懷
念
之
情
不
忘
之
義
。

書
此
文
時
忽
又
接
唱
腔
酷
肖
鄧
麗
君
的
南
京
歌

手
單
紫
寧
電
話
，
告
知
大
名
公
司
正
斟
她
復
出
，

在
今
年
內
再
辦
一
次
鄧
曲
演
唱
會
，
阿
杜
說
有
了

C
C
T
V

之
特
介
，
說
不
定
今
年
多
了
很
多
內
地
來
客

要
賞
鄧
曲
哩
。

常
常
記
得
西
方
人
說
過
，
作
家
寫

自
傳
時
，
通
常
都
會
遺
忘
，
忘
記
做

過
的
醜
事
，
記
得
的
都
是
好
事
。
所

以
，
雖
然
讀
了
幾
本
書
，
但
讀
得
最

少
的
，
是
作
家
的
自
傳
，
以
及
後
人
替
作

家
寫
的
傳
記
，
總
覺
得
隱
惡
揚
善
的
書
，

好
看
不
到
哪
裡
，
還
是
看
作
家
的
作
品
比

較
好
。

最
近
看
了
﹁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
出

版
，
胡
蓉
編
的
︽
作
家
的
故
事
︾，
記
錄

的
大
部
分
是
西
方
作
家
的
一
些
軼
事
。
看

㠥
看
㠥
，
忽
然
發
現
，
西
方
小
說
家
都
很

風
流
，
特
別
是
詩
人
，
可
以
愛
完
一
個
又

愛
一
個
，
甚
至
妻
子
懷
孕
時
，
竟
然
還
可

以
和
新
愛
出
走
，
置
懷
孕
的
妻
子
於
不

顧
。
難
道
情
詩
就
是
這
樣
才
有
題
材
？
難

道
不
風
流
就
寫
不
出
好
作
品
？
不
少
作
家

不
是
兩
性
關
係
亂
七
八
糟
，
就
是
婚
姻
生

活
一
塌
糊
塗
。

唯
一
的
例
外
，
是
以
筆
名
發
表
著
名
小

說
︽
愛
麗
斯
漫
遊
仙
境
︾
的
路
易
斯
．
卡

洛
。
他
是
個
數
學
家
，
在
牛
津
大
學
任

教
。
這
本
名
著
的
雛
形
，
是
他
在
一
八
六

二
年
夏
天
，
對
牛
津
大
學
基
督
學
院
院
長

的
三
個
女
兒
說
的
故
事
，
女
兒
中
有
一
個

就
是
名
叫
愛
麗
斯
。
兩
年
後
他
把
講
述
的

故
事
寫
下
，
畫
上
插
圖
後
，
作
為
聖
誕
禮

物
送
給
愛
麗
斯
。
原
本
只
有
一
萬
五
千
字

左
右
的
故
事
，
被
擴
展
至
二
萬
五
千
字
，

於
翌
年
出
版
。
從
此
風
行
全
球
，
歷
久
不

衰
。路

易
斯
．
卡
洛
因
為
出
版
這
本
小
說
，

版
稅
收
入
可
觀
，
還
要
求
學
校
減
少
發
給

自
己
的
薪
水
，
可
謂
空
前
的
壯
舉
。
而
他

真
的
愛
上
了
愛
麗
斯
，
卻
受
到
對
方
家
長

的
反
對
而
終
身
未
娶
，
也
算
是
作
家
中
的

異
數
。
不
過
，
嚴
格
來
說
，
他
的
著
作
只

有
漫
遊
仙
境
正
續
兩
集
和
一
本
詩
集
，
在

作
家
之
中
，
可
謂
少
產
之
極
。
不
知
這
和

他
的
孤
獨
一
生
有
無
關
係
？
假
如
他
因
為

得
不
到
愛
麗
斯
而
去
亂
搞
男
女
關
係
，
他

會
不
會
像
英
法
兩
國
的
其
他
作
家
那
樣
，

成
為
多
產
的
作
家
？

C
N
N

做
了
︽
誰
是
鄧
文
迪
︾
的
專
題
報

道
，
美
國
網
民
在
留
言
中
對
她
諸
多
奚
落
，

除
了
罵
她
護
夫
動
作
粗
俗
外
，
還
翻
起
她
二

度
拆
散
他
人
婚
姻
的
老
賬
，
指
她
是
東
方
掘

金
者
等
等
。
有
趣
的
是
，
東
西
方
網
民
都
把
﹁
護

夫
舉
動
﹂
當
作
是
中
國
女
人
或
東
方
女
人
來
解

讀
，
而
不
把
她
當
作
女
人
或
夫
人
來
看
待
。
其

實
，
鄧
在
西
方
生
活
多
年
，
更
周
旋
在
上
流
社

會
，
她
的
作
風
更
像
據
理
力
爭
的
西
方
女
人
，
除

了
面
孔
。

在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內
，
西
方
男
人
是
以
一
種
或

是
征
服
或
是
救
世
之
心
來
到
東
方
，
在
充
滿
優
越

感
的
殖
民
者
眼
中
，
遠
東
是
一
片
古
老
但
神
秘
的

地
方
，
東
方
女
人
從
外
表
到
內
心
的
柔
順
格
調
尤

其
能
滿
足
這
群
征
服
者
和
救
世
者
的
心
理
。
但
東

西
方
婚
姻
和
諧
到
老
的
並
不
多
，
相
當
部
分
原
因

就
是
雙
方
的
期
望
落
差
。

這
是
長
期
的
文
化
偏
見
，
尤
其
是
荷
里
活
電
影

的
滲
透
性
影
響
，
多
部
跟
越
南
有
關
的
作
品
最
能

體
現
。
電
影
︽
越
戰
迷
情
︾︵Q

uiet
A
m
erican

︶

講
的
就
是
這
樣
一
個
故
事
：
五
十
年
代
初
，
越
南

人
正
尋
求
自
法
國
的
殖
民
統
治
中
獨
立
，
充
滿
熱

情
的
美
國
情
報
人
員A

ldenPyle

來
到
西
貢
︵
今
日

胡
志
明
市
︶，
欲
透
過
其
經
濟
援
助
計
劃
幫
助
當

地
人
，
為
了
更
了
解
越
南
，
他
跟
來
自
倫
敦
的
特

派
記
者T

hom
as
Fow

ler

合
作
。
但
很
快
地
，
他
迷

戀
上
對
方
年
輕
的
越
南
情
婦Phuong

，
三
個
人
展

開
一
場
狂
暴
三
角
戀⋯

⋯

兩
個
男
人
愛
上
的
是
：

這
位
舞
女
有
㠥
跟
西
貢
一
樣
神
秘
又
充
滿
異
國
情

調
的
溫
柔
氣
質
。

音
樂
劇
︽
西
貢
小
姐
︾︵M

iss
Saigon

︶
是
另
一

個
例
子
。
故
事
背
景
是
七
十
年
代
的
西
貢
，
講
一

個
美
國
士
兵
跟
一
位
越
南
吧
女
先
性
後
愛
，
他
雖

然
同
情
她
和
懷
念
她
，
卻
最
終
連
自
己
跟
她
的
私

生
子
都
不
欲
帶
回
美
國
，
以
致
女
主
角
開
槍
自
盡

⋯
⋯

當
年
，
楊
紫
瓊
出
演
零
零
七
電
影
占
士
邦
女
郎

時
，
她
在
訪
問
中
深
有
感
觸
地
對
我
說
，
希
望
塑

造
一
個
跟
以
往
東
方
女
人
總
是
扮
演
妓
女
或
女
僕

等
低
微
角
色
不
同
的
形
象
。
今
日
，
中
國
熱
造
就

了
中
國
女
人
熱
，
東
方
紅
也
成
就
了
東
方
女
人

紅
。
卻
原
來
，
東
西
方
冷
戰
結
束
逾
二
十
年
，
東

方
還
是
東
方
，
西
方
還
是
西
方⋯

⋯

東方女人

青
島
不
僅
是
個
漂
亮
的
城
市
，

亦
蘊
含
了
相
當
深
厚
的
歷
史
文

化
，
除
了
遠
古
的
歷
史
軌
跡
，
中

國
近
代
史
不
少
重
要
的
事
件
都
與

這
裡
有
關
。

一
八
九
七
年
十
一
月
山
東
曹
州
巨
野
發

生
兩
名
德
國
傳
教
士
被
殺
事
件
，
史
稱

﹁
巨
野
教
案
﹂，
德
國
政
府
以
此
為
藉
口
，

派
兵
侵
佔
膠
州
灣
︵
即
現
今
的
青
島
︶。

一
八
九
八
年
三
月
六
日
，
德
國
迫
使
清
廷

簽
訂
︽
膠
澳
租
界
條
約
︾，
租
期
九
十
九

年
，
將
山
東
劃
作
自
己
的
勢
力
範
圍
。

一
九
一
四
年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爆
發
，

日
本
趁
德
國
在
歐
洲
打
仗
的
機
會
，
佔
領

了
青
島
。
戰
後
的
﹁
巴
黎
和
會
﹂，
列
強

迫
令
中
國
簽
署
﹁
凡
爾
賽
和
約
﹂，
將
青

島
正
式
劃
歸
日
本
，
遂
引
發
北
京
學
生
的

﹁
五
四
運
動
﹂，
熱
潮
迅
即
蔓
延
全
國
，
各

地
學
生
、
工
人
、
商
人
分
別
以
罷
課
、
罷

工
、
罷
市
響
應⋯

⋯

。

來
到
青
島
的
五
四
廣
場
，
雖
然
沒
有
甚

麼
歷
史
文
化
遺
跡
，
但
這
個
廣
場
本
身
的

意
義
已
大
於
一
切
。
五
四
廣
場
位
於
青
島

東
部
新
區
，
除
了
有
大
片
草
坪
及
音
樂
噴

泉
，
最
出
名
的
應
該
是
位
於
公
園
中
心
的

大
型
火
炬
雕
塑
﹁
五
月
的
風
﹂。
這
個
螺

旋
形
上
升
的
紅
色
的
風
，
表
現
了
五
四
運

動
之
時
火
紅
的
愛
國
精
神
，
造
型
新
穎
之

餘
亦
帶
出
了
深
遠
的
意
義
。

青
島
的
﹁
五
四
廣
場
﹂
是
個
奇
特
的
地

方
，
並
不
是
因
為
那
個
奇
怪
的
﹁
火
炬
﹂

雕
塑
，
而
是
當
你
站
在
雕
塑
前
，
朝
左
右

兩
邊
望
去
，
會
發
現
傳
統
和
現
代
的
兩
個

青
島
。
左
邊
︵
西
邊
︶
是
紅
瓦
綠
樹
映
入

眼
簾
，
而
右
邊
︵
東
邊
︶
則
是
崛
起
的
幾

座
高
樓
大
廈
，
這
種
差
別
正
是
以
五
四
廣

場
為
分
界
線
！

青島的傳統與現代

龐大而寂寞的城市，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社
交，再清高孤傲、內心豐富而堅強的人，也需要時
不時有個傾訴對象，需要感受人氣。
然而每每見到的卻是，情同手足的朋友眨眼間就

形如陌路，幾十年交情一朝瓦解。原來，朋友是需
要經營、社交是有忌諱的。看來其樂融融的社交
圈，一不小心觸碰了紅線，立即會化友情為干戈。
不同的歷史、地理、文化環境下，社交忌諱各不

相同，當年我插隊時，老鄉之間天天在田間地頭互
相開㠥極葷的玩笑，並無傷大雅，反而調劑了單調
勞作的日子。那樣的玩笑拿到現在北京的社交圈，
立馬會被當成粗俗不堪的精神病。
當代都市的社交圈要精緻得多，自然也脆弱得

多。真正肝膽相照、意氣相投的朋友是可望而不可
求的；多數人都是社交場中一個個獨立的分子。遵
守約定俗成的社交規則，就能長期相安無事。閒來
無事梳理了一下感受的社交忌諱，大致如下：

一、保持適當距離。

這是交際圈的黃金戒律。距離，就是交往者必須
的獨立空間。
看看身邊多少友誼，最後都毀在親密無間上。
咱中國人有個習性，往往最輕視的，就是身邊最

熟悉的人。無論朋友成了高官、當紅文人、歌星、
影星等等，從小跟你一起長大的那位卻總能看到你
最平凡的一面。因此說起話來毫無顧忌，結果無意
中的一句話，就可能把人傷了，倒不如一開始就敬
而遠之為好。
親密到不分你我，是最不理性的。喜歡傾訴的人

會發現，她向閨蜜披露的最隱藏的東西，都可能成
為社交圈人人皆知的談資；還會發現，托朋友幫忙
的事兒，有時竟成為最難辦的，欠下了最難還的人
情。兩位當年睡一炕的兵團戰友，就為了一件事情
忙沒幫好，結果反目為仇。沒有距離，一不留神還
可能成為密友的附庸。把情感寄托在強者的施捨
上，就像掉進一個甜蜜的陷阱。有時候，把人綁在

一起的所謂「親密」，竟成為束縛人心的繩鎖。
學會做自己，必須得自強不息，這才是促進社會

進步的積極力量。
二、學會拒絕。

拒絕是一種調整，讓關係始終處在雙贏的恰當位
置。
親密無間，讓人奢望任何時候朋友都能無條件地

向你伸出援助之手，隨時滿足他的要求。如果你一
味有求必應，就可能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你正在
忙㠥對自己很要緊的事情，突然會接到一個朋友的
電話，讓你馬上幫他或是她打印一份文稿，或者請
你趕緊幫㠥查一個人的手機號碼，或者諮詢你到某
個地點怎麼走，或者乾脆就是要你去陪一個飯局，
去牽線介紹一位重要人物。等你幫朋友幹完這些事
兒時，一天的黃金時間已經過去了，你的時間就這
樣輕易而廉價地被朋友切走了。
有人還習慣把朋友當成無息貸款的銀行。他或是

她在旅遊地下了火車，發現手機停機或者銀行卡中
沒有了銀子，第一時間想起的不是家人，而是要求
朋友去給他或是她的卡中打錢及代繳手機費用。如
果為了不傷面子總是滿足此類要求，那麼偶然的一
次拒絕，就可能永遠失去這個朋友。
最懂得拒絕藝術的人，往往會擁有最長久的朋

友；而有求必應的老好人，卻每每會讓人輕視。友
情本不是廉價物，也不要廉價使用。

三、不要熱衷打探、傳播他人隱私。

以前經常接到朋友的電話，拐彎抹角地問一些你
不願與人分享的個人信息。儘管小心避開，心裡還
是不舒服。甚麼叫隱私？凡是他人不願展示於眾
的，都是隱私；包括事業、家庭以及其他。
打探隱私是人類永恆的愛好，然而傳播隱私是交

際圈最有殺傷力的武器。某次參加一個聚會，幾位
參加者剛剛離去，就有人一古腦說出她們的家事：
誰誰孩子出國留學花了幾百萬，結果回國沒工作30
歲結婚還在啃老，誰誰被女婿炒股敗光了家產，逼

㠥女兒與女婿離婚等等，說得人人歎息。
我想，如果此時我不在場，是否也落得個
背後有人說呢？想說人總能找到短的呀，
由此不寒而慄，終於決心斷掉與這個圈子
的聯繫。
一段突然崩潰的友誼，背後經常是一句

不經意的閒話。閒話像毒素一樣敗壞交際
圈。某次聚會同一位朋友同住一屋，聊天
幾到天亮，不但聽到了很多他人的隱私，
也聽到了一些他人背後對我的評價。說好
便罷，稍有些不禮貌，自然心生不悅。俗
話說，誰人背後不說人，誰人背後無人
說，但如果無人傳閒話，那層禮儀的包裝
就不會被捅破。如果有人非要告訴你甚麼
隱私，你就把它永遠鎖在心裡，保護他人
也就是保護自己。
交際圈中有人專門好以高矮胖瘦年齡等生理特點

作為談資，這樣的談資雖然看來無傷大雅，卻往往
正像不見血的鋒利小刀，刀刀傷害㠥他人的自尊。
我的遊戲規則是，凡是涉及人身、家庭、生理方面
的個人信息，只要人家不主動披露，一概不打聽。
話題一旦要涉及敏感地帶，便要及時迴避。

四、不要以他人為工具。

交際圈中不乏有人把朋友當工具物盡其用，一旦
你失去了使用價值友誼就告終。有人一退休，往日
熱熱鬧鬧圍在身邊的人立即一哄而散，就是因為平
時互為工具，所謂的朋友全都是利益關係。有位朋
友說得好，沒有利益關係的，才能稱之為真正的朋
友。
交際圈中經常有人喜愛控制他人，比如干預他人

的愛好、生活規劃，甚至事業願景。控制慾望強的
人，有的是單位領導，把他人當下屬慣了，有的就
是單純喜愛強者的感覺。結果，讓被干涉者在交際
圈中感到了軟暴力。在交際圈中，人人都應是獨立
而自由的，所以對他人的生活最好少用評價性語
言。多元的價值觀是交際圈的靈魂。

五、不要霸佔話語權。

在某些聚會上，總有一位滔滔不絕，多數人充當
默默的聽眾。大家並非有語言障礙，而是搶不過話
頭。他或是她的話題也並非有特殊魅力，僅是瑣碎

經歷感受見解，這些東西願意披露固然好，鋪天蓋
地澆灌在他人耳朵裡，把一個聚會當成自己的新聞
發佈會，就是赤裸裸地蔑視他人了。容忍如此局面
的聚會者，把自己的時間當成糞土同時，也是貶低
了自己。其實，只說不聽者也損失慘重，對他人絲
毫不感興趣，不知道別人怎麼活的，也是一種自我
封閉。
傾訴，是本能；傾聽，才是教養。學會傾聽，但

不要當被動的聽眾。
六、不要以名利、物質攀比刺激他人。

有人參加交際，目的就是炫耀自己。炫耀官場級
別、大房大車、周遊世界的瀟灑等等，力爭讓自己
成為交際圈中最受人羨慕的。在一個「荒友」聚會
上，有位家境頗好的女士倡議大家每年都要去周遊
世界，在座者卻應聲寥寥，因時時掏出幾萬元出國
旅遊，多數老知青根本沒那個能力。還有位時尚女
士建議大家對幾千元的時裝要捨得一擲千金，說是
人生苦短要好好享受，結果自然也乏人響應，多數
人更願過簡樸的日子。我想，應在更合適的場合提
這樣的倡議。如果知道朋友的經濟狀況，就不要讓
人家尷尬。迷戀炫耀，是快速失去朋友的方式。
千萬不要居高臨下地看別人，認為別人都混得

慘。一個下崗工人，也有自己的尊嚴，也有自己的
人生樂趣。

斬草除根

永誌難忘

韋基舜

客聚

新
加
坡
有
個
一
百
一
十
四
歲
女
人
瑞
，
說
她
每

天
早
上
都
吃
兩
隻
生
雞
蛋
，
聞
蛋
色
變
的
養
生

族
，
不
知
道
有
沒
有
這
個
勇
氣
。
其
實
未
必
所
有

壽
星
吃
喝
都
認
真
，
筆
者
認
識
幾
個
九
十
多
歲
的

老
人
家
就
甚
麼
都
吃
，
連
隔
夜
茶
都
飲
，
人
瑞
天
天
吃

燕
窩
魚
翅
，
反
而
沒
有
聽
過
。

吃
喝
之
外
，
壽
星
有
共
通
的
﹁
八
字
訣
﹂，
就
是
：

﹁
不
離
運
動
，
心
境
開
朗
﹂。
﹁
運
動
﹂
也
不
一
定
局
限

於
短
跑
長
跑
／
打
球
游
泳
，
家
中
小
事
，
自
己
親
自
去

做
，
出
門
少
乘
舟
車
多
走
路
就
可
以
，
街
上
自
食
其
力

大
車
推
紙
皮
的
老
人
家
，
生
活
是
艱
苦
了
，
其
中
不
少

就
比
輪
椅
中
同
樣
年
紀
的
富
太
精
神
飽
滿
，
大
概
就
是

勞
動
成
果
。

除
了
打
牌
勤
動
腦
筋
是
防
老
共
識
，
更
有
效
而
有
意

義
的
還
是
上
網
打
電
腦
，
有
個
古
稀
文
化
前
輩
病
後
愛

上
臉
書
，
天
天
樂
此
不
疲
，
就
看
㠥
她
人
健
指
健
，
鍵

下
打
出
來
生
龍
活
虎
的
文
字
，
比
她
當
年
報
上
筆
寫
文

章
神
采
更
飛
揚
。

這
就
令
人
醒
悟
到
，
長
壽
，
除
了
有
賴
祖
宗
基
因
，

仍
有
賴
後
天
﹁
動
﹂
靜
得
宜
，
動
，
不
論
運
動
勞
動
或

﹁
腦
﹂
動
。
香
港
人
長
壽
，
就
是
這
樣
﹁
動
﹂
出
來
。

不
過
也
別
為
男
八
十
歲
女
八
十
六
歲
的
平
均
壽
命
年
齡

過
份
歡
喜
，
那
些
壽
星
全
是
出
生
於
上
世
紀
二
三
十
年

代
初
那
一
輩
，
無
不
勞
過
筋
骨
，
餓
過
體
膚
，
捱
過
苦

難
，
全
都
經
過
﹁
動
﹂
的
磨
練
；
所
以
八
十
、
八
十
六

的
平
均
數
，
除
了
從
百
歲
人
瑞
減
出
來
，
還
有
令
我
們

大
惑
不
解
年
輕
猝
死
者
的
年
齡
添
上
去
。
而
且
不
可
忽

視
，
其
中
不
少
年
輕
猝
死
者
，
平
時
看
來
都
身
體
健

康
，
大
都
注
重
運
動
，
猝
死
多
因
隱
疾
發
作
，
這
種
情

況
，
過
去
就
少
見
，
隱
疾
何
來
？
會
不
會
因
為
﹁
動
﹂

得
不
宜
而
引
發
？
比
如
高
估
自
己
體
力
，
多
跑
幾
圈
；

為
了
好
勝
，
電
腦
打
機
打
到
通
宵
，
就
算
不
是
即
時
發

作
，
日
久
也
傷
五
臟
．
所
以
﹁
動
靜
得
宜
﹂，
﹁
得
宜
﹂

兩
字
，
才
是
養
生
金
科
玉
律
。

此
外
，
人
瑞
前
半
生
，
吸
收
的
全
是
有
機
食
物
，
從

小
多
吃
加
工
食
物
的
新
一
輩
，
吸
收
大
量
後
天
﹁
加
工

養
料
﹂，
就
不
知
到
了
二
零
九
一
後
會
有
多
少
人
瑞
。

長壽無「秘」方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看作家

社交忌諱

蘇狄嘉

天空

興　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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